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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辛勤的园丁”“燃烧的红烛”“吐

丝的春蚕”“灵魂的工程师”……提起

教师，人们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这些

美誉，凸显着教师职业的神圣、地位的

崇高。

一个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国家，需

要什么样的教师担当当代青年的筑梦

人？近日，习主席在考察清华大学时

给出答案：“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

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

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

先生，是人们对教师的敬称。地

方 大 学 里 的 教 师 很 多 ，军 队 院 校 里

的 教 员 不 少 。 然 而 要 成 为 大 先 生 ，

绝不只是在先生前面添一个“大”字

那么容易。

“人”能扛事即为“大”。“大”字，

“ 人 ”字 上 面 一 横 。 这 一 横 ，便 是 担

当 。 对 军 校 教 员 来 说 ，这 担 当 是 架

起 立 德 树 人 之 桥 、竖 起 为 战 育 人 之

梯 。 军 校 教 员 要 成 为 大 先 生 ，就 需

有 通 晓 打 赢 未 来 战 争 的 大 才 、痴 迷

军 事 教 育 事 业 的 大 爱 、坚 定 信 仰 品

德高尚的大德。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传道”是对教员的第一位要求。不精

“道”，如何“传道”？“以其昏昏”何能

“使人昭昭”？对教员的学问，我们常

说的一句话是，“要想给学员一碗水，

自己先得有一桶水。”真正的大先生，

却不满足于有“一桶水”。国防科技大

学教授高伯龙对激光研究咬定青山不

放松，这才使自己成为“一束至纯至强

的激光”，成了学员眼里“可敬更可学

的大师”。

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教员

治学育人，就当深钻打赢之道，常觅制

胜之策，追求学问之大。

有学者指出：“社会就是模仿。”

教 员 既 是“ 院 校 的 脊 梁 ”“ 军 事 人 才

的 酵 母 ”，也 是 学 员 的 身 边 人 、领 路

人 。 教 员 对 教 案 精 益 求 精 ，便 是 在

引导学员在明天的训练中要一板一

眼；教员对教法不断创新，便会启发

学 员 在 明 天 的 战 场 上 要 主 动 求 变 。

教 员 为 事 ，应 认 认 真 真 、踏 踏 实 实 、

干 干 净 净 ，以 自 己 军 人 标 准 的“ 模

子 ”、率 先 垂 范 的“ 样 子 ”，为 学 员 以

打 仗 思 维 抓 建 、以 胜 战 思 维 备 战 树

立表率。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的

本 质 ，不 仅 仅 是 知 识 的 传 授 或 智 慧

的 开 启 ，更 重 要 的 是 德 行 的 涵 养 与

品格的培育。所谓“德高为师，身正

为范”，大先生首先应有高尚的道德

情 操 。 言 因 人 而 重 。 这 里 的“ 人 ”，

指的是人品。作为一种非权力影响

力，教员的人品不是真理，但反映真

理；不是语言，但胜过语言。小德川

流 ，大 德 敦 化 。 教 员 如 果 具 备 这 样

的 大 德 ，为 学 者 严 、为 师 者 亲 ，才 能

实 现“ 一 个 心 灵 对 另 一 个 心 灵 的 影

响”。

教 员 事 业 神 圣 崇 高 ，也 格 外 艰

辛 。 夜 窗 青 灯 ，焚 膏 继 晷 。 培 养 大

先 生 ，教 员 更 渴 望 组 织 温 暖 的“ 炉

火”。多帮助解决教员的烦心事、苦

恼 事 、棘 手 事 ，关 心 他 们 的 后 院 、后

代、后路，创设好条件、营造好环境，

如 此 方 能 激 励 教 员 踏 踏 实 实 、兢 兢

业 业 做 好 培 育 人 、塑 造 人 的 千 秋 大

业 ，为 建 设 世 界 一 流 军 队 培 育 更 多

德 才 兼 备 的 高 素 质 、专 业 化 新 型 军

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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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风”的样子

“ 接 下 来 怎 么 办 ？”易 仕 和 环 顾 四

周，团队成员沉默不语。

一架相机静静地躺在桌上，拆解下

来的部分零件散放在周围，大家的目光

不约而同地聚焦在它身上。

团队成员冈敦殿清晰记得那一时

刻。

“既然买来的不能用，我们自己做

吧……”易仕和未等大家回复，便起身

走出会议室。那一刻，团队成员的脑袋

快“炸了”。

这是学校申请到的一个重大科研

项目，用于研究流场可视化测量技术，

相机是支撑此项研究的重要实验设备。

前 期 ，团 队 成 员 到 处 联 系 购 买 相

机，考察多家单位，最终购买了一台性

能先进的相机。

然而，真正用到实验中，大家傻眼

了——相机无法满足预期需求，更别说

拍出风洞中的“风”了。离项目结题已

不到 1 年，团队成员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把厂方专家请过来吧！”那时，他

们还抱有一丝幻想。

专家来的那天，大家仿佛看到了救

星 。 然 而 ，专 家 查 看 一 番 之 后 面 露 难

色：“非常抱歉，这款相机确实无法使

用，目前也没有适合你们用的相机。”

“那心情，就跟坐过山车似的，从天

上瞬间掉到地上。”团队成员何霖说。

自己动手？最大的难题是完全不

知道从哪里下手。“把相机分解开，我们

一样一样研究。”在易仕和带领下，一群

研究空气动力学的小伙子鼓捣上了相

机。不懂的就翻资料查、问相关专业人

士，一步步编写程序、做测试。

“中间不知卡住过多少次。”那年夏

天，一部完整的相机设计出来了。何霖

给它起了个名字：“1.0 版”。“我有一种

预感，这不是最终版本。”何霖说。

果然，他们在测试中又排查出一些

问题，并不断地改进。夏季异常炎热，

空旷的实验室没有空调，他们身上的衣

服被汗水湿透，紧紧黏在皮肤上。一天

下来，每个人的背心上都有几圈盐渍的

印记。

最后，所有的程序测试都通过了，

这时的相机已是“3.0 版”。“我们都深信

它肯定能成！”何霖说，“3.0 版”送厂生

产的前一夜，他终于睡了一个踏实觉。

“3.0 版”不仅成功了，还准确且清

晰地记录下了瞬息万变的“风”。

“你不知道，风洞中的‘风’有多美，

它 们 不 仅 色 彩 斑 斓 ，而 且 千 姿 百

态 ……”易仕和说。

破解“风”的密码

“高温”“湍流”，会议室写字板上，

这两个词语又大又醒目。“不能再等了，

要尽快打败这两个‘敌人’！”易仕和随

手拿起一支笔，干脆利落地给两个词打

上了大大的叉号。

那 天 ，易 仕 和 把 团 队 成 员 叫 到 一

起，正式“摊牌”：加紧攻关。

这项任务简单地说，就是探索风的

密码、消除风的干扰，让飞行器清晰看

见目标。

理论方案想了一轮又一轮，实现起

来困难重重。测试做了一遍又一遍，不

断否定先前的设想。

一个狂风裹挟暴雨的夜晚，团队成

员正在实验室忙碌，屋子突然陷入一团

漆黑，停电了。易仕和翻出手机一看，

已经晚上 8 点多了。考虑到大家已经很

久没休息，他提议收工回家。

开车回去途中，前挡风玻璃起雾，

易仕和习惯性地打开吹风开关，在按下

按钮的那一刻，灵感闪过脑海：挡风玻

璃的雾气可以用气流吹走，高温气体和

湍流可否用气流吹走呢？

想到这儿，他立马调转车头，同时

给 团 队 成 员 丁 浩 林 和 赵 鑫 海 打 电 话 ：

“赶紧回实验室！”

黑暗中，3 个人借着手机电筒的微

光讨论方案。来电后，他们在实验室计

算了一个通宵。根据讨论方案，经过多

次测试，结果让所有人兴奋不已：两个

难题都解决了，围困已久的“敌人”终于

败退了。

随后，团队迎来节节胜利——相关

技术通过大量测试，成功研制出原理样

机。

事实上，这些年，团队所做的课题

几乎都与国家需求密切相关。就连参

加比赛，易仕和都打好了“算盘”。

去年 11 月，易仕和带着研究生学员

张博参加第一届“创新杯”国防科技创

新大赛。比赛中，他主动与有关单位接

洽。比赛过后，多家单位联系团队，寻

求技术上的支持与合作。在张博眼中，

导师总是时刻琢磨如何与国家需求对

接。20 多年来，团队的探索之路从未偏

航。

今 年 春 节 ，团 队 成 员 腊 月 二 十 九

才 休 息 ，大 年 初 五 又 齐 刷 刷 来 到 办 公

室。“现在，我们有这么先进的实验室，

国家和学校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平

台 ，我 们 还 要 为 国 家 做 出 更 多 的 创 新

成果，有什么理由不加速前进呢？”易

仕和说。

经受“风”的考验

“吃苦，才能干出一流成果。”团队

里的每个人都对易仕和的这句话印象

深刻。

“最怕跟导师一起出差，他总会选

最早的航班去，即便再晚，只要有返回

的航班，当天就一定会赶回来，一分一

秒都不想浪费。”丁浩林很心疼导师易

仕和，“50 多岁的人，从来没有想过放松

和休息。”

何霖读博士期间，易仕和曾因病住

院治疗。“导师拖了很久不肯就医，最后

被家人强行送到医院，医生责怪他太不

爱惜身体。”

后 来 ，何 霖 跟 师 兄 弟 们 去 探 望 导

师，躺在床上输液的易仕和见到学生，

立马让人把床摇直，迫不及待地问起项

目情况。

护士多次进来提醒他不能多讲话，

易仕和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 2 个多小

时。最后，护士没办法，只好把学生们

赶走。

在学员全鹏程的印象里，导师对自

己特别“狠”。通常，哪怕在候机间隙，

易仕和都会跟学生们讨论问题。那次，

他跟导师一起出差，导师竟破天荒地拿

起手机看了起来。“当时我还在想，导师

终于学会娱乐了。结果凑近一看，他竟

然在背单词。”全鹏程说。

在易仕和带领下，团队成员们也不

断地刷新自己的“吃苦”纪录。

徐瑶是团队里唯一的女博士。第

一次来实验室，她被吓到了。“拧螺丝的

扳手竟然有我的胳膊那么粗！”徐瑶说，

只见师兄们拎着扳手爬上钻下，脸上身

上满是污渍。

后来，徐瑶也变得跟他们一样。进

了实验室，撸起袖子就干活。徐瑶说：

“来实验室，相当于搞体育锻炼，有一次

我做了一天实验，晚上拿出手机一看，

微信步数有 2 万多步。”

“当时，有一部分实验要在夜间完

成。”丁浩林说，他曾在实验室里住了 1

个多月。正值寒冬，实验室的卷闸门 2

米多高、4 米多宽，白天完全敞开，风呼

呼地往里灌，空旷的屋子里没有取暖设

备，丁浩林白天做事都是一路小跑。晚

上更难熬，他住的小房间虽然有空调，

但没有床，只能打地铺。

他 们 常 用 一 句 话 概 括 攻 关 的“ 起

点”：“1 本教材、2 名教员、1 间小屋子。”

易仕和和同事们一砖一瓦“建”起实验

室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培 养 出 一 批 优 秀 学

生，组建了这支平均年龄仅 32 岁的创新

团队。

这群“追风者”用求索不息的热情、

特别能吃苦的精神，将梦想慢慢变为现

实。

一群“追风者”的拓荒之旅
■顾 莹 阳 恒

“我们的队长真有‘范儿’！”这是信

息工程大学地理空间信息学院学员三队

学员的评价。

1 米 8 的个头，健硕的体魄，黝黑的

面庞，加上边防部队摔打磨炼后的沉稳

劲儿，这位名叫陈辉辉的队长，不怒自

威。

初 到 队 里 任 职 ，陈 队 长 没 有 烧 传

说 中 的“ 三 把 火 ”。 他 深 入 学 员 日 常

生 活 ，默 默 观 察 、搜 集“ 情 报 ”。 卫 生

间 部 分 设 施 损 坏 、浴 室 设 备 欠 缺 ……

他 随 身 携 带 的“ 小 本 本 ”很 快 写 得 密

密麻麻。

光“ 记 ”不 练 假 把 式 。 两 周 后 ，在

陈 队 长 推 动 下 ，系 列“ 整 改 行 动 ”全

面 展 开 ……“ 他 不 仅 指 挥 我 们 做 ，还

和 我 们 一 起 撸 起 袖 子 干 ，装 热 水 器 的

时 候 别 提 多 有‘ 范 儿 ’！”学 员 禹 纪 辉

说 。

短短 1 个月，队里从内到外焕然一

新。陈队长说：“都说‘以队为家’，谁不

希望自己的‘家’整洁舒适呢？”

“虽然距联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我

们万不可掉以轻心！”去年备战联考，队

里手枪射击，一些学员不合格，陈队长

坐不住了。“我记得那晚，陈队长拿着全

队成绩单一直研究到半夜 3 点。”教导

员说。

第二天一大早，陈队长拿出一张特

制 A4 小靶纸，把正常的胸环靶缩放到

A4 纸上 ，要求学员每次射击后在靶纸

上标注弹着点，并及时在空白处分析得

失。

学员汪建军的射击成绩一直较弱，

陈队长担心他心理负担过重，便帮他一

起分析、纠正动作。几次训练下来，汪建

军成绩大幅提高。

“关于训练，陈队长的很多招儿都非

常管用。”学员们说，那几个月的训练，陈

队长从未缺席，3000 米跑、400 米障碍、

单 杠 练 习 …… 他 总 是 冲 在 前 面“ 打 个

样”。

那次联考，三队取得了全校总评优

秀率、及格率双第一的骄人战绩。大家

说，陈队长的“范儿”，也在一名学员队干

部以身作则的担当中。

去年初，学员们在家上网课，缺少教

材成了难题。陈队长便一头扎进仓库，

逐本翻寻大家所需教材。大半天下来，

累得满头大汗。找齐教材后，他将包裹

一一邮寄到学员家中。

今年春节，学员们就地过年。陈队

长带着大家筹划活动、彩排节目、布置场

地 ……“ 这 是 我 度 过 得 最 有 意 义 的 除

夕！”学员王宣文说。

然而，大家都被陈队长的笑容“骗”

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队长怀孕的妻子

还在家等着他。”说起这个事，学员们特

别愧疚。

更让学员们感动的是陈队长对他们

说的一番话：“我既是你们的老大哥，也

是 你 们 的 大 家 长 ，你 们 都 是 我 的‘ 孩

儿’！”原来，陈队长的“范儿”，还在爱兵

如子的深情里。

陈队长有“范儿”，带出来的学员也

很有“范儿”。近两年，学员三队先后有

多名学员获得校级表彰，在学术竞赛、军

事比武中更是捷报频传。

我们的队长真有“范儿”
■曹 凯

码头上传来熟悉的哨声，我和同学

们将随军舰破浪出航，进行毕业实习。

这声哨音，把我的思绪带回 1 年前毕业

联考的考场。

去年寒假居家训练时，我的右脚不

慎受伤。专家会诊：半年内不能剧烈运

动。打开视频，看着战友们互相督促体

能训练时一片生龙活虎，我却只能老实

待在房间。医嘱就像一声“暂停哨”在

耳畔嘶鸣，“不合格留级”的警灯在我脑

海里亮起。

一天，在床头抽屉里，我无意间翻

到刚入学时与家里来往的书信，上面记

满了我对军旅初体验的“吐槽”。同为

军人的父亲回信说，十几年前他在工作

中同样意外受伤，为不耽误工作，术后

便重返岗位。

“军人面前没有困难，穿上军装就

必须扛起责任。”再次读到父亲的嘱咐，

我更加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于是，我

重燃斗志，决心战胜自己。

返校后，我在同学和教员帮助下锻

炼上肢力量，尝试慢跑。经过两个月努

力，我第一次完成了 5 公里跑。眼看刚

有好转，400 米障碍训练的跑跳又让我

的 右 脚 关 节 积 液 。 酷 热 的 三 伏 天 里 ，

“暂停哨”再次吹响。这一次，我十分平

静。

我 想 起 大 一 时 ，学 院 组 织 我 们 到

舰 艇 当 兵 锻 炼 ，班 长 邓 先 锋 讲 的 一 个

故事——

一个风急浪高的下午，邓先锋所在

舰艇接到求助——长山列岛的孤岛大

竹 山 上 一 名 群 众 突 患 重 病 急 需 转 运 。

舰艇立即在颠簸中前进。不巧，途中烟

囱漏烟，机舱中浓烟滚滚，即使带上防

毒 面 具 也 难 以 抵 挡 辛 辣 呛 鼻 的 味 道 。

时间耽误不得，邓班长坚持抢修，最终

顺利完成了任务。

邓班长的经历鼓励着当时的我完

成了当兵锻炼，也鼓励着此刻的我在三

伏天里坚持训练。我相信，只要努力，

自己就一定能赶得上。

一次次模拟测试时的清脆哨音不

仅是发令信号，更是战斗号角。记不清

海魂衫里拧出过多少汗水，记不清磨破

过多少双袜子。终于，我通过了联考。

教导员李国民对我说：“现在遇到

的困难与挫折，未来都会成为引以为傲

的回忆。”回望联考，我最大的收获在于

懂得了拼搏与坚持。

“离码头部署！”码头上的哨音逐渐

消散。

这是全新的开始。我们将毕业奔

向祖国万里海疆，未来充满无数困难。

但我相信，只要沉着应对，充满自信，就

能达成目标，驶向成功的彼岸。

哨 声 响 起 时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 谭天啸

锐视点

学员队干部

静夜里，挂钟滴嗒作响。已经过了零点，易仕和决定
做完这次实验就收工。

按下启动键，风洞中传来熟悉的气流声，片刻后复
归平静。易仕和一路小跑回到实验室，查看与相机相连
的电脑。

空白、空白、连续空白……突然，一张图片闯入眼
帘，在一片空白中显得那么突兀。仿佛不相信似的，易
仕和甚至用手摸了摸屏幕，没错，是一张图片！

3个多月，易仕和每天泡在这里做实验，这是捕捉到
的第一张“风”的影像——他终于看到了高速飞行器湍
流的样子。

“那一刻，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忆起“追风”路上
的艰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授易仕和最难忘
的，就是第一次看到“风”的影像时的情景。

从 20世纪末开始，易仕和带领团队不懈攻关，终于
让高速“奔跑”的风变得可见可测可量。

学员心语

上图：易仕和教授和他

的“追风团队”。

右图：易仕和教授（左

一）在实验室检查实验效果。

何书远摄

礼赞最美军校人


